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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 北京市委宣传部曾组织编写一套系列丛
书， 选择以李瑞环、 倪志福、 时传祥、 张秉贵等为代表的
各条战线上的杰出人物作为采访对象， 以展示他们的精神
风貌……我应邀成了这套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 分给我的
任务是采写倪志福。

1996年1月8日上午， 我如约来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位于全国总工会大
楼的办公室。

落座后， 我递上了一份采访提纲。 倪志福接过来翻看
了一下说： “这里面的东西太陈旧了， 我给你讲点从未报
道过的事情吧！”

用土法造出了东方红5
号火箭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出名是制造
钻头出名， 对的， 这是一个方面。 但
不知道送卫星上天的东方红5号火箭，
也是我组织人搞出来的。 周总理真正
认识我， 也是因为我搞出了火箭。

“文化大革命” 中两派群众打派
仗， 不干活了， 送卫星上天的火箭没
有人搞。 周总理冒火了， 很着急， 就
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和北京， 由工人
来干。

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 九大当选
的。 我们接受了任务。 实际上光工人
干不了 ， 我搞了 “三结合 ” 的班子 。
我点将点了一批技术人员、 一批车工、
一批铣工、 一批钳工， 这些都是拔尖
的人。

火箭的前面是由钱学森先生设计
的， 我们负责后面。 加工的难度非常
大， 全是斜孔， 人家都用精密仪器干，
我们是土办法上马干出来的。 人家有
机床保证精度， 我们是模具保证精度。

1970年5月份交给的任务， 要求半
年完成任务， 我们9月份就交货了， 提
前了两个月。 后来， 七机部管事的人
都到我们618厂来开现场会。 五机部的
两位部长也来视察说： “七机部很满
意！ 你们现在还叫倪志福同志劳动改
造？ 你们不用的话， 这个人我们要用。
现在你们这个厂子乱七八糟， 把干部
都打倒了， 叫倪志福牵头， 领导这个
厂搞生产。”

实现年产装甲车从87辆
到1000辆的跨越

接手厂子时， 我还是副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被打倒了。 10月份任命我为
代总工程师， 我们这个厂是生产装甲
车的。

1970年11月份开始改造老厂的时
候， 我说： 第一， 我一人是搞不了的；
第二 ， 制度要恢复 ， “文化大革命 ”
把这些全都破坏了， 现在画图的、 描
图的、 设计的、 审核的没有签名， 最
后签名的都是设计组、 描图组、 组组
组， 完了到我总工程师这里， 将来时
间长了我都忘了。 你设计的， 我总工
程师只能原则上审查， 审查总图。 零
件图我是不管的， 总工程师不能管零
件图呀！ 我说， 这两条你们答应的话，

我可以干； 要不答应， 我这个代总工
程师的差事就没法干了。

五机部领导说， 同意你这两条意
见， 你这两条意见是合理的。

我所在的618厂是个老厂， 原来从
修理到试制小批量生产， 最高一年只
能生产87辆装甲车， 这怎么行？ 老厂
要改造， 一年应该搞到1000辆， 打仗
的时候搞到2000辆。 我把这个生产方
案拿出来， 向部里报。 部里同意这个
生产方案， 1000辆车， 投资2000万元，
把厂房搞起来。

从1970年到1973年， 我穿着破棉
袄与群众滚在一起， 发动群众， 号召
群众， 一心搞老厂改造。 那时没有奖
金， 我们大干三年厂子大变样， 一共
花了2000万元， 生产能力上去了， 由
过去的年产 87辆到现在的年产 1000
辆 。

周总理教我怎样当领导
1973年， 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

局会议散会以后 ， 周总理把我留下 ，
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那时陈永
贵还没有上来， 吴桂贤也没有上来。

总理说 ， 解放前你是当过童工 ，
解放后， 你又上过大学， 又经过 “文
化大革命” 这种锻炼， 我相信你们这
代工人出身的干部， 能够按照毛主席
的路线去做。 讲得很细。

总理又对我讲， 你现在到了最高
的政治领导岗位， 自己要注意几个问
题。 比如说， 你刚上来， 还不了解最
上层的政治生活， 不要自作主张， 签
字 、 批准什么东西 ， 讲话呀要小心 。
因为你现在身份已经变了， 你不是普
通的工人了， 你也不是北京市一个副
书记了 （那时叫书记）， 你现在是中央
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 因此你的讲
话今后要注意呀， 一切讲话以前不算
数现在都要算数呀， 你要向吴德同志
学习。

总理说， 这个同志比较老练， 稳
当， 比较谨慎， 有领导经验， 你有什
么事不清楚的请教吴德同志。 你先跟
他学习一段， 协助吴德同志把北京工
作搞好， 中央的事以后再考虑。

周总理就是这样跟我谈了一番话。
我印象很深。 为什么总理去世后， 我
要跟吴德同志两个人去医院呢， 就是
想着总理生前的交代。 那天我们进了
医院， 正巧邓小平同志、 汪东兴同志

也到医院来了， 我们四个人向总理遗
体告别。 记录当时的电视片、 电影片
都有。 中间是邓小平、 汪东兴， 一边
是吴德， 一边是我。 后来 “批邓” 了，
把邓小平的像剪掉， 中间空了一个人。

成立技术交流协会， 带
队攻难关

我是1960年当的工人工程师。 我
感觉自己在钻头技术理论上， 当工程
师的水平是不够的。 当时我们厂里办
了一个大专班， 厂里培养我上了大专
班， 三年脱产。 上了两年基础课， 我
就得肺结核了。 我休息了几个月， 吃
药打针， 把病控制住了， 又上学。

这段时间 ， 我不但在厂里读书 ，
每个星期六还要出来到北京市劳动人
民文化宫， 参加技术交流站活动。 这
个自发的活动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
搞了， 哪个厂子有难题了， 我们就去
会诊， 帮助解决。 六十年代初， 技术
协作活动搞得热气腾腾。

当时苏联专家撤走， 好多工厂企
业的技术难关攻不了， 工人们挺身而
出， 专门解决技术难关。 沈阳市的工
人们最早搞了技术协作活动， 彭真同
志去看了， 称赞说是共产主义协 作
精神 ， 他让北京市生产委员会把我
们叫出来牵头 ， 也搞北京市技术协
作活动 。 无记名投票 ， 一共选出 9
人组成 ， 我被选为主任， 参加活动的
都是劳模。

“文革” 开始后， 我领导的北京
市技术协作活动也瘫痪了。 后来， 市
工交政治部一个姓林的管我们厂， 给
厂里来了个命令 ， 把倪志福请出来 ，
于是厂里又把我送出来。 正好那一天，
“红色技协”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会批
斗韩伯平和其他领导干部， 要我们去
揭发他们 。 我说 ， 我们揭发什么 ？
“红色技协” 两派， 一派要主持这次批
斗会 ， 另一派也要主持这次批斗会 。
正当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我和
李长安溜走了。

1972年， 吴德同志觉得北京市总
工会不行， 闹派性。 我当时已是市委
常委， 要我来组织整顿。 吴德说， 还
是你来当筹备小组组长。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我提了
一个九人的工会领导名单， 经吴德同
志批准后， 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 选
我当主席， 李瑞环同志为副主席， 我

们又重新搞起了技术协作活动。

想一步登天， 是登不上
去的

我在工厂时写过几本书， 《倪志
福钻头》 是其中的一本， 书出来后影
响很大 。 美国有个叫吴献民的教授 ，
是台湾人， 他搞金属切削的， 拿到了
我们这本书， 研究这个钻头， 在美国
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赚了不少
的钱。 他的行为侵犯了我们的知识产
权， 但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专利这一
说。

据说美国每年给吴献民20万美元，
叫他研究制造这个钻头， 提供给美国
公司用。 这个人在我们国家招了研究
生， 到他那里去进修， 回来的同学说，
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 美国搞这
方面研究， 相当的火热， 在国内听都
听不到。 有的人找我来了， 我说， 这
个项目应该再搞起来， 因为我现在做
领导干部了， 没有精力去抓这个事了。
北京理工大学、 湖南大学的一些教授，
还有北航、 北大的都有人在研究这个
钻头。 他们用机器不用手工磨。

我想， 这个东西真要下点功夫的
话， 中国的钻头一年可生产1.6亿只 ，
其中七八千万只是出口的， 我们自己
用七八千万只。假如说，都用了我们搞
的那种钻头， 一年要节省多少钢材，一
年要提高多少效率，那是没法计算的。

我跟钱学森说， 火箭上天， 有的
上天， 有的掉下来了， 什么原因？ 原
因是工艺和材料， 零部件与原材料未
过关。 都是一张图纸设计的， 为什么
有的打上去， 有的打不上去？ 火箭是
这个样子 ， 包括燃烧都是这个样子 ，
都是原料跟燃料问题。

我在天津做过调查研究， 感觉我
们现在最落后的是不注意从基础抓起，
一步想登天 。 实际上是登不上去的 ，
到了一定时候要掉下来的。 像造房子
一样， 把基础打好了， 这个高楼大厦
才能造起来， 几十年几百年不会变形。
搞工艺也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有些短期行为， 短、 平、
快， 有时需要。 但有钱了， 要想到马
上把基础打好。 我们不是这样， “数
字出官， 官出数字”， 表面文章， 看你
成绩大马上升官， 这种办法是不行的，
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摘自 《北京青年报》

钻钻头头大大王王倪倪志志福福难难得得说说出出的的故故事事


